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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聚焦乡村振兴与

文化传承的电视剧《乌蒙深

处》正在央视热播。该剧根据

湘 籍 作 家 欧 阳 黔 森 的 作 品

《莫道君行早》改编，作品书

写了武陵山腹地贵州山村脱

贫攻坚对社会生活及人民精

神面貌的改变。近年来，我国

现实题材文学作品《雪山大

地》《宝水》等获得了茅盾文

学奖，受到了广泛关注。这说

明了现实题材文艺创作仍然

是时代热点，丰富了大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

当前，现实题材文艺创

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题

材上跟风扎堆，人物脸谱化、

标签化；缺乏感染力，人物、

故事难以引发共情等等。究

其原因，深层次的症结仍然

是深耕人民土壤不够。要实

现深耕人民土壤、扎根人民

之中，我认为要重视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深入生活，做到“身

入、心入、情入”。“深入生活”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

又是文艺创作的一条铁律，

是“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

的办法”。我曾经当面问过王

蒙先生，在他被划为右派之前，作品写的都

是知识分子，而当时的文艺界正在反复强

调写工农兵，为什么不去写呢？王蒙先生回

答我，我那时对工农兵的生活不熟悉，他们

说话的方式、过日子的习惯、待人接物的观

念我都不熟悉，无法写。

王蒙先生的回答说明了深入生活、熟

悉生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为了创作《山

乡巨变》，湖南省文联老主席周立波将家从

长沙搬到益阳清溪村，一共在那里住了 7

年。韩少功在汨罗市三江镇八景村住了 25

年了，他在那里耕菜地，调解村民纠纷，参

加 村 里 的 红 白 喜 事 ，被 村 民 亲 切 称 为“ 韩

爹”。我们从他创作的《山南水北》《日夜书》

中可以读到他在八景村满是烟火气息的日

子和知青记忆。

不容忽视的是，当下在深入生活方面

也还存在走马观花、道听途说的现象，创作

的作品难以“走心”。这些年，省文联也想了

一些办法，比如选派文艺工作者参加“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在乡村社会

的大变革中积累素材、发现主题、寻找灵感。

二是与人民同行，做到“平视、共情、成

长”。“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

民的文艺。”推动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须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与人民同行中做到“平

视”，聚焦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看病就医、升

学就业、住房社保、生态环境等事关千家万

户的社会矛盾，聚焦普通劳动者特别是社

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

网络化、数智化和新技术的兴起，削平

了文艺创作和传播的门槛，新大众文艺方

兴未艾。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黎扬全

认为，在这个新的文艺场中，依靠大数据、

算法与算力，特别是新媒介与商业的结合，

流量至上的商业逻辑，导致迎合大众欲望

的低俗化、同质化、甜宠化现象蔓延，是值

得警惕的。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与人民文

艺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人民文艺要大

众化，人民文艺还要化大众。正如鲁迅先生

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

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应

该与人民共成长。

三 是 为 时 代 画 像 ，做 到 有 筋 骨 、有 道

德、有温度。筋骨是作品的脊梁与风骨，源

自人民生活土壤的作品应该展现新时代昂

扬向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展现勤劳勇

敢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道德是作品的

精神内核与价值导向，体现时代精神价值

的作品应该秉持崇高的理想追求，引导人

们向上向善；温度是作品的人文关怀与情

感连接，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

前 不 气 馁 、在 困 难 面 前 不 低 头 ，用 理 性 之

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现实题材文艺

创作的人间正道，这条康庄大道指向两大

目标，一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需要，二是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二者同等

重要。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深重的乡谊：
杨树达学术人生的湖南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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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8 月 2 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

“湖大送聘约来。”至此，这位远游北京将近 20

年的著名学者正式回归家乡，来到湖南大学任

教。

时间上溯至 40 年前的 1897 年冬天，湖南

大学前身之一的时务学堂创办，13 岁的杨树达

考取入学，成为学堂最年轻的学生。

从时务学堂最年轻学生，到湖南大学著名

教授，这 40 年于杨树达而言好似一场远游。他

从湖南走出，回到湖南，不仅是落叶归根，也源

于他想把学问带回湖南。

故乡湖南，是理解杨树达学术人生的重要

窗口。

时务少年好身手

1938 年 4 月 29 日下午，杨树达没有课，索

性游览岳麓山。

他穿过万寿寺、白鹤泉，游览了张辉瓒墓

和蔡锷墓。当天日记写道：“张，留日时同学，蔡

则时务同班生也。”人到中年的杨树达，面对英

年早逝同学的墓地，难免生出万千感慨，日记

中却不见沉重的叹息，只抄录湖南老诗人刘善

泽赠予他和曾运乾的诗，诗作颈联云：“输君早

定千秋业，老我初添两鬓华。”年华虽易逝，追

求功业却始终是近代有志气的湖南人不变的

目标。无论功过何如，蔡锷和张辉瓒都已留名

史册。追慕朋辈盛业，杨树达难免生发立言不

朽的焦虑。

历史证明，杨树达最终实现了立言不朽的

宏业。这位时务学堂最年轻的学生，日后同样

对同学构成“朋辈压力”。曾任湖南大学教授的

钟佩箴，是杨树达时务学堂时期的同学，晚年

曾对儿子钟叔河说：“人不可不立志。我碌碌无

为，比同学少年，武如蔡艮寅（锷），文如范源

濂，作学问如杨树达，搞政法如章世钊，都不啻

云泥……汝当以我为戒。”钟佩箴痛自贬抑，意

在激励儿子。然在老成的钟佩箴看来，杨树达

已与时务学堂最杰出的学生蔡锷、范源濂、章

士钊等人一道名垂后世了。早于钟佩箴，著名

历史学家谢国桢在《清代书院制度变迁考》中

论及时务学堂历史，同样声称著籍者若蔡锷、

范源濂、杨树达，于事业、学术皆有所建树。

时务学堂，不仅为少年杨树达奠定了高远

的人生目标，也为他打造了有力的人际网络。

日后杨树达奔赴北京的教育部任教，是出自时

务学堂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援引。1927 年 12

月，范源濂逝世，杨树达亲往天津范家吊唁，后

赠以挽联云：“败而死有李君抚生，成而死有蔡

君松坡，吾党信多才，非公谁与抗手；不令子为

汉之孟博，而令子为宋之希文，造物岂无意，胡

为今不假年。”杨树达视革命志士为“吾党”，与

在时务学堂受乃师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不无关

系。梁启超死后，杨树达撰公祭文，终生服膺梁

氏之学。

时务学堂，还是陈寅恪与杨树达学术友谊

的媒介。杨树达曾赠诗陈寅恪云：“朋交独畏陈

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一别五年萦梦寐，辱知

三世岂寻常。”所谓“辱知三世”，说的是陈寅恪

祖父陈宝箴甄选时务学堂诸生时，杨树达与乃

兄杨树穀联袂与选，而校阅文字的又是陈寅恪

的父亲陈三立。

对时务学堂之种种，杨树达不免怀着深

情，特别留心。他读石醉六《六十年的我》，认

为：“卷中记徐仁铸、介石及蔡锷入时务学堂，

又言谭嗣同为学堂学监，语皆不实。蔡以陈右

铭中丞之考试，与余兄弟同入堂，时在光绪二

十三年丁酉冬间，徐尚未来湘也。谭为时务创

办人之一，何至为学监耶？”邵阳人刘达武编蔡

锷年谱，记蔡锷在时务学堂事迹不确，杨树达

也要贻书指正。1932 年 12 月 12 日日记记载刘

善泽住在泰豫旅馆，杨树达特别注明“时务学

堂故址也”。1933 年 1 月 7 日，时务学堂同学恳

亲会在长沙大吉祥旅社举行，杨树达与同学周

季凡等倡议为梁启超“时务学堂故址”题字刻

石。可以说，时务学堂，奠定了杨树达学问与人

生的气象，而杨树达对时务学堂也莫之或忘。

绍述湘学实证一脉

尽管爱得深沉，但对时务学堂诸公，杨树

达未必没有微词。如对熊希龄，杨树达 1934 年

5 月 19 日日记云：“此公少年时办时务学堂，余

时年十二三，见其举止不庄凝，心乃疑其不寿，

今亦竟过六十。然身居高位，绝无遗爱在人，感其

德者，皆琐琐姻娅。湖湘老辈奖学好士之风，于此

公身体中殆不能发现一骭毛，宜吾湘人才之不振

也 。”杨 树 达 之

不满于熊希龄，

乃在熊希龄身居

高位，不无偏私，

没有发扬湖南老

辈提携后进的优

良传统。

在 杨 树 达 自

身，实在深受湖南

老 辈 的 教 诲 与 厚

爱 。恩 师 叶 德 辉 逝

世 后 ，杨 树 达 两 次

作《哭郋园诗》凭吊，

其 一 云 ：“ 爱 才 若 命

由天性，说项逢人信

古风。记得后堂丝竹

日 ，通 儒 座 上 有 成

童。”此诗杨树达自注

说，叶德辉父亲六十大

寿时，叶德辉执小门生礼请王先谦上座，又请

王先谦的熟人作陪，意思不仅在尊师，还有意

将十六七岁的杨树达引荐给王先谦，陪侍诸

老。师门三代，此日融融。杨树达感慨道：“余生

平两见葵翁，此为第一次。稍长，颇能读葵翁

书，其因缘实始以此。”1914 年，王先谦居长沙

凉塘乡，杨树达亲往拜谒，见王先谦“犹孳孳著

述不少懈”，不禁叹服“前辈好学之勤”。

少年时期受到叶德辉等老辈的提携和教

导之恩，杨树达铭感终身。1928 年 8 月 6 日，距

叶德辉遇难一年零四个月后，杨树达回到长沙

老家，听闻叶德辉儿子叶启倬述说叶德辉遇难

经过，杨树达为之郁抑难安。1928 年 8 月 10 日，

杨树达“到郋园师家拜师灵”。此后，杨树达一

旦读到叶德辉的诗作，早年的温情回忆便不自

觉涌上心头。如 1944 年 2 月 13 日日记载：“晨

翻阅郋园师《诗文钞》，《还吴集·怀人诗》中先

后二首及余，其中绝句一首注言余息交游，终

日阒然。余少壮时痴憨之状如此，亦可笑也。”

对湖南人，杨树达怀有深情，但对湖南人

的某些作派，未必许可。杨树达 1939 年 5 月 21

日日记回忆钱玄同所言云：“君治学语必有证，

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而做人则完全湖南风度

也。邵西做人脱尽湖南气，而为文字喜作大言，

全是湖南派头也。”可见，杨树达以做骨鲠的湖

南人而骄傲，对肆意放言的湖南治学风格则不

以为然。

杨树达试图重塑实证的湖南学脉，其 1944

年 6 月 1 日日记云：“太炎先生尝云：‘三王不通

小学。’谓介甫、船山、湘绮也。三人中湘士居其

二。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谈及此，余谓此时吾

辈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

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星亦谓然。”因为章

太炎说王夫之、王闿运都不通“小学”，杨树达

深以为耻，故与好友曾运乾（星笠）慨然发愿专

力于传统“小学”研究，期以为湖南雪耻。

晚年杨树达曾有诗云：“生平耽述作，幸不

谬通人。”自注云：“先辈如梁任公、章太炎二先

生，并世闻人如张君孟劬、陈君寅恪、胡君适之、

郭君鼎堂，于余所著书皆有过奖之词，虽西方人

治汉学者，如瑞典之高本汉君、苏俄之阿利克君

亦然，至好如余季豫、曾星笠二君，又阿好不待

论矣。”后杨树达在民国时期荣膺“部聘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担

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可说在学术上为湖南

人争得荣誉，也达成了早先与曾运乾为湘学雪

耻的誓言。

稍传所学于乡里

在 1937 年 8 月 2 日湖南大学聘书送达之

前，杨树达已与湖南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1932 年 12 月 20 日，杨树达在湖南大学演

讲《说文形声字声类有假借之说》，“诸生颇为

动容”，时在台下听讲的曾国荃玄孙女曾宪楷

对此印象颇深。两年后，已在燕京大学读研究

生的曾宪楷在火车上偶遇杨树达，一见即识。

此期北方局势不宁，湖大窥得消息，已有邀请

杨树达担任教授之议。1933 年 1 月 17 日，时任

湖南大学教授的骆鸿凯便对杨树达表达了“如

因北方事不往清华，则湖大当请讲授”，而杨树

达在考虑之后，最终并未答应。

湖南人对杨树达的学问终是敬佩，请他回

湘教书的热情始终不减。1936 年底，湖南大学

的学生就要求黄士衡校长礼聘杨树达、周鲠

生、皮宗石三人为湖大教授。不久，皮宗石回到

湖南大学担任校长。时值 1937 年抗战爆发前

夕，杨树达回到长沙，曹典球等湘中耆宿再度

邀请杨树达到湖南大学任教。起初杨树达担心

和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皮宗石心存芥蒂，未敢

应允。后经曹典球等人斡旋，告知皮宗石已无

成见。杨树达因此颇为心动，5 月 21 日日记载：

“家居讲学，一可以奉衰亲，二可以传所学，亦

未为不可，但不知清华能允与否耳。”不久之

后，皮宗石亲来走访，请杨树达留湘任教。杨树

达遂下定决心，到湖南大学任教。这年八月，挚

友曾运乾也接到湖南大学聘书，两人从此开始

在湖南培植乡里后进的教学生涯。

彼时的杨树达肯定不能逆料，他后半生的

教育事业将永久定格于湖南。尽管其间不无波

折，如 1938 年 7 月 17 日日记载：“佩弦来书，邀

余返清华服务，聘书不日寄来。余去岁到湖大

固缘亲病，亦因倦游，欲在里中稍传所学于乡

里后进，然而时局日紧，九江、南昌危在旦夕，

又生平积蓄尽在新居，一旦停职，则将成饿莩。

欲往则违宿志，欲留则危险实多，此中忐忑不

宁，真无可如何也。”1938 年的湖南，局势危急，

朱自清来信邀请杨树达重回清华大学任教。杨

树达对此颇感踌躇：去昆明的清华大学任教则

违背了“稍传所学于乡里后进”的志愿，但留在

湖南，则面临生存的危险。几番思量，杨树达毅

然决定留在湖南。

抗战期间，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也

屡屡来书礼聘杨树达，但杨树达并未答应。及

至 抗 战 结 束 后 ，武 汉 大 学 再 度 来 请 ，杨 树 达

1945 年 9 月 17 日日记云：“今战局已解，而余

欲离湖大，心又有不能恝然者，以与余归教乡

里子弟之意相反也。若至武大，则湘生往游甚

便，故余今复书，谓可去，但不必勉强耳。”后

因与武大教务长皮宗石关系不睦，杨树达最

终并未前往。

通观杨树达日记，可见“教乡里子弟之意”

始终萦绕杨树达心间。可以推想：若非这深重

的乡谊，杨树达恐难终老湖南。

“湘人”的身份意识

前 些 年 ，美 国 历 史 学 家 裴 士 锋 (Stephen

R. Platt)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阐明湖南人

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引领作用。而早在 90 年前

的 1935 年 7 月 14 日，杨树达演讲《清代湖南文

化史略》，已推阐这一历史现象的文化根由。杨

树达那次演讲的主旨为：“一论乾嘉间汉学，湘

人未大受影响；二论外患之影响，湘人感觉最

敏，故考求洋务以湘人为最先，魏、郭、曾氏父

子；三论湘人讲宋学兼讲经济，体用并进，故洪

杨之役，戡定必假手于湘人。”杨树达此论可谓

高屋建瓴。

杨树达对湖南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的关切。

他关心《全唐诗》中收录若干湖南人，也为《续

修四库全书提要》撰写湘人文集提要。在翻阅

王重民所编《清文集篇目索引》，杨树达随即拈

出其中所收湘人文集 24 家。文学研究非杨树

达本行，但湘人的文学成绩，他时时留意。

事实上，湘人是杨树达惯常使用的词语和

身份标签。新结识的人如系湖南籍，日记便要

冠以“湘人”二字。对优秀的湖南人，他往往以

“吾湘”表达亲昵之情。若行为不轨者是湖南

人，杨树达便痛骂其人为“湘人之耻”。

杨树达以湘人自居，对湘人在全国文化版

图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有特别的追求。如 1943

年教育部颁发第二届部聘教授时，杨树达 12

月 17 日日记记载法律方面戴修瓒当选，经济

学方面刘秉麟入选，遂感叹：“湘籍占二人：戴、

刘秉麟。去年部聘，法律胡元义、经济杨端六皆

湘籍，今年又然。此二科四部聘皆湘人矣。”他

由衷地为湖南学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然而对于湖南学术之不足，杨树达也不吝

批评。1947 年 10 月 18日日记载：“阅报，载中央

研究院评议会推举院士候选人百五十人，余与季

豫皆在其列，湘人凡十人余及季豫外，为金岳霖、

李剑农、蒋廷黻、何廉、周鲠生、杨端六、张孝骞、

曾昭抡，人文组八人，生物、数理二组各一人，湘

人对于物质科学不努力可以概见，殊可叹也。”当

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结果公布后，杨树达不仅关

心自己当选，更留意湖南人所占的比例。1948年

10月 1日日记载：“录院士籍贯表……湘六人中，

人文组占四人，数理、生物二组各止一人，湘省科

学家之落后亦可见矣。”杨树达没有满足于湖

南人在人文领域取得的成就，而热望于湖南人

在科学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从各方面而言，杨树达的学问不局限于湖

南一隅，他并非地方性学者，而是全国闻名的

大学者，但他学术成绩的定位，放在湖南文脉

传统中独树一帜，有其特别的价值。陈寅恪序

杨树达《小学金石论丛续稿》称：“百年来湖湘

人士多以功名自见于世，而先生设教三十年，

寂寞勤苦，著书高数尺，为海内外学术之林所

传诵，不假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

域”，论世知人，此可谓允当其实。

学界的杨树达，有其不可磨灭的永久价值；

湖南的杨树达，有其始终常新的地域价值。谨以

此文，纪念杨树达先生诞辰 140周年。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

究中心研究员）

杨树达（1885年—1956年），

字遇夫，号积微，晚号耐林翁。

师从梁启超、叶德辉、胡元仪，

1905 年赴日留学，1911 年武昌

起义后归国。曾供职于教育部

国语统一筹备会、清华学校、湖

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学校

或机构，并于 1950 年 11 月被聘

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

委员，后为社会科学部学部委

员。杨树达在语法学、修辞学、

文字学、文献学、史学等领域取

得很高的成就。著有《词诠》《高

等国文法》《中国修辞学》《马氏

文通刊误》《古书句读释例》《古

书疑义举例续补》《积微居小学

金石论丛》《中国文字学概要》

《文字形义学》《论语疏证》《汉

代婚丧礼俗考》等。

《杨树达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 资料图

《杨树达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 资料图


